
C1樂芭 
 
一切都很乾淨，除了永遠不變的風景，這裡什麼也沒有。 
粉色天空把沙灘包的密不通風，像是揭不開的巨大帷幕，而幕後彷彿有著看不見的觀眾，正靜靜的等

待舞台上的劇碼上演。眼睛能見之處沒有一點雲存在，只是全然的、沒有明暗之分的純色。細沙鋪滿大地，

海岸線筆直延伸沒有盡頭，帶著白沫的潮水不斷拍打上岸，浪花在一陣破碎後又回到海中，什麼都沒被留

下。 
天空、沙灘和海是明顯的對比，作為背景卻不稱職的吸引人的目光，彷彿這世界才是真正的主角。 
 
「或許我們在天堂？」一身粉色的少女抱著膝坐在沙灘上，視線落在天空與海的交界處，就好像看久了

就真的會蹦出東西，如同身旁那位男子的出現。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我不該在這裡。」布加拉提說。 
 
「這樣啊。」少女沒打算去反駁。 
 
對了，你可以叫我鈴美。 
男子怔怔的看著少女傻笑的臉，以點個頭當作回答。互相打完照面的兩人無話可說，只好隨意發送視

線來掩飾不自在。 
趁對方沒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布加拉提用餘光大略的打量了一番，他認為警戒一點從來都

不是壞事，畢竟才剛到這個奇怪的地方，那名少女的表情卻意外的淡然。 
說不定是那個自稱鈴美的人知道些什麼，布加拉提心想。然後他注意到鈴美手掌輕拍地上，用眼神示

意自己可以在他身旁坐下。 
 
「反正什麼都做不了，就這樣像個傻子一樣的發呆也不錯。」他用嘴型這麼說。 
 
布加拉提先是看了一會，接著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站著的。他委婉拒絕。 
其實他並不太有感覺這回事，就連自己有沒有在呼吸也不確定，知道自己是站著的判別方式只是發現

視線是由上往下。他心想或許眼前的少女也是一樣，身體發懶，腳像踩不到實地，腦袋也暈呼呼的不太靈

光，其他感官完全派不上用場。 
 
「你在這裡多久了？」他試探性的問。 
 
「不知道，也許已經過了很久，又或者是我的幻覺而已。」鈴美偏頭想了一下。 
「不過在這裡時間似乎不管用就是了。」 
 
不只是時間，在空間上也是同樣詭異的情況。不管怎麼轉頭看都會面對海，試驗幾次的結果都相同，

身邊的那個人也總是在同個方向，自己則呆在原地，腳下也沒移動過的痕跡，剛才的行動只是場錯覺一

般。 
 
「感覺真奇怪，就好像被困住了，對吧？」少女無心的用手指在地上挖個洞，在停手後的幾秒洞就消失

同時也被遺忘，像是從來沒出現過。 
 
「你之前也在這裡？」 
 
「大概是吧，那你記得嗎？」 
 
「不記得了。」布加拉提誠實回答。 



 
「是自己一個人來的嗎？」 
 
「我不是很確定。」 
 
「那來這裡之前是做什麼的？」 
 
「我不記得……怎麼感覺很多事都被忘了？」他皺起眉頭，覺得事情很不對勁。 
 
鈴美一直都是笑著的，自布加拉提有記憶以來他都維持著差不多的表情，只是此時鈴美的嘴角又上揚

到另一個高度。布加拉提不認為現在的情形有辦法笑的出來，他的表情倒是滿臉困惑。 
 
「現在才發現嗎？記憶會逐漸消逝，我們會被一塊塊的分解，這裡就像是靈魂的掩埋場一樣。」 
 
布加拉提往後退了一步，眼神充滿疑惑。 
 
「你是誰？你在說什麼？還有這裡到底是哪？」不能排除是替身攻擊，他心想。 
 
「你冷靜一點。」正當對方擺出一副隨時準備好攻擊的姿態，鈴美緩緩站起身並拍了拍身後。面對這樣

本該不安的場景，外表只有十來歲的少女卻異常冷靜。 
 
「真是的，布加拉提也太緊張了。在這麼漂亮的地方要開心一點才對。」他轉身望向部分泛黑的水面，

布加拉提也往同樣的方向看去。遙遠的中心似乎有塊顏色與周遭不同。 
 
「你是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布加拉提問，而鈴美也只是笑笑。 
 
「之前亞魯諾特也跟我們在一起，不過它現在消失了。」鈴美的表情有些寂寞。 
「下次要專心一點，別被奪走什麼了，布加拉提。」 
 
鈴美的語氣很溫柔，像是長輩一樣的姿態很讓人安心，不知怎麼的也令布加拉提稍微放鬆下來。 
 
「亞魯諾特，那是誰？」布加拉提試著轉移話題，但鈴美表情就像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你剛說的，不記得了？」 
 
「欸？我剛有說什麼嗎？」 
 
布加拉提也跟著愣了半會。 
 
「如果你不是在裝傻的話，那沒事了。」 
 
雖然腳沒感覺但實際上海水已經漲潮，還淹到了腳踝的高度。他們好像站在一片汪洋之中。然後布加

拉提想到鈴美和自己隨時都會消失不見，就跟亞魯諾特這個人一樣。 
 
「還不可以放棄喔，你不是還在這裡嗎？」鈴美依舊是微笑的，布加拉提也擠出笑容作為回應。 
 
「我看起來像是會放棄的人嗎？」 
 



「說的也是呢。不過你說的亞魯諾特到底是誰？」鈴美問。 
 
「大概是很重要的人吧。」 
 
「是這樣嗎？」 
 
他們看著遠方的黑影逐漸放大，被洶湧的海水切割成三個部分後分別浮出水面。其中一個是留著綠色

短髮，穿著吊帶褲的女性，而另一個則面部朝下，由背影推測大概是位中年男性。 
 
「你們是誰？敵人嗎？」 
 
 

C2阿式 
 
「你們是那個混蛋神父的同夥嗎？」綠髮的女子雙手擋在前方，來回看著眼前陌生的兩人。 
 
「神父？我不認識什麼神父。」布加拉提蹙眉。 
 
「也或許是忘了。」鈴美撥弄著撲打在小腿上的浪花，「在這裡每時每刻都在遺忘。」 
 
「你們在說什麼奇怪的東西啊！」綠髮女子皺起了臉，隨即大剌剌地揮了揮手，「算了，只要你們不是

徐倫的敵人就沒事。」 
 
「徐倫。」鈴美咀嚼著這個名字，「聽起來是你很重要的人。」 
 
「那當然了啊！徐倫是再一次給了我生命的人啊！」綠髮女子理所當然地說著。 
 
「啊，不過，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呢？」她抓了抓自己的頭髮，茫然地看著自己的手，「我又為什麼會是這

個樣子呢？」 
 
她看著自己水中的倒影。依稀記得自己不是這個樣子的。女子的身形散了開來，黑色的蜉蝣群流竄在

暗色的水中。順著水流，蜉蝣圍繞在了水中另一人的身旁，聚合成了古怪的黑色人形。 
 
「啊！天氣！」它推醒了對方，「你看，這裡好多水啊！」 
 
「水……」被稱為天氣的中年男子，緩緩睜開了眼睛，「不行的……要把光碟交給……」 
 
「光碟？你在說什麼啊！」黑色的人形歪了歪頭，撲倒在了水中，「水、水、水，好多水啊！」 
 
「你剛剛叫了我的名字？」天氣扶額，緩慢地打量著四周。 
 
「我有嗎？你是誰啊？」黑色人形愜意地游著泳，不時分散又匯聚。 
 
「這才是我要問你的吧？」天氣蹙眉，「我不記得我見過你。」 
 
「你看，已經開始遺忘了吧。」鈴美低下了頭，注視著逐漸上漲的水面，「這片海不斷地奪走我們的記憶

……」 
 



「布加拉提，要專心記住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然，會被海吞沒的。」鈴美壓了壓自己的裙子，「我

也去告訴他們吧。」 
 
「——那就把重要的事情告訴彼此。」 
 
「什麼？」 
 
布加拉提拉住了鈴美：「既然還沒有要放棄，那就試著去對抗吧。」 
 
「就算舊的回憶會失去，只要一直創造新的記憶，就還是有什麼可以留下。」 
 
鈴美偏了偏頭：「或許我們已經這樣做過了也說不定。只是忘記了。」 
 
「也可能沒有。」布加拉提說，「而且，有新的同伴加入了，不是嗎？」 
 
天氣帶著黑色的人形，往岸邊走來。鈴美笑了，又一次地擔任起了解說者的角色。 
 
*** 
 
「有意思。」岸邊露伴說，「這樣的替身能力也是有的啊。」 
 
這裡是義大利的一間家庭餐廳。會選擇這裡的原因也很簡單，這次的事件涉及了義大利最大黑手黨

「熱情」的教父。而要說服黑手黨教父輕易去到別人的地盤上，就算是在國際上擁有偌大勢力的SPW財團

也辦不到——不，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辦不到。 
 
即便是在自家的地盤上，即便SPW財團這一方僅有寥寥數人前來，「熱情」教父的親衛隊們仍毫不放

鬆地佔據了餐廳內的其他座位，目不轉睛地盯著這裡。也不奇怪，畢竟「替身」這種無法以常理預測的能力

是存在的。光是願意讓他們的教父近乎單獨地與這些同樣擁有替身的外人同桌交談，就已經是他們能夠付

出的最大信任了。 
 
雖然事前並不知情，不過岸邊露伴此次是以「SPW財團相關人士」的身分，加入了這場會面。到場的並

不只有他。除了一位非替身使者的調查員以外，號稱最強替身使者的空条承太郎，還有承太郎的女兒空条

徐倫也參與了這次會面。不過最讓岸邊露伴感興趣的還是—— 
 
「原來居然有可以收納靈魂的替身能力嗎？本體還是一隻動物？」岸邊露伴捉起了桌上的烏龜，翻來

覆去看著。 
 
「岸邊先生，請您對敝黑手黨的二把手，保持最基本的尊敬。」金髮的教父清了清喉嚨。鄰桌的槍手，拿

起槍枝，在手上轉了一圈停下，槍口遙遙指向露伴的位置。 
 
空条承太郎按住了露伴的手：「露伴老師，那是我多年不見的朋友。」 
 
烏龜替身空間裡的銀髮靈魂笑著：「喬魯諾、承太郎，別那麼小氣嘛，他第一次看到動物替身使者，一

定很好奇的！」 
 
「就是這樣。」露伴洋洋得意地推開了承太郎的手，「你管得太多了。」 
 



承太郎不為所動：「為了維護我朋友的隱私和安全，就算會引起『熱情』的誤會，我也是會適時動用我的

替身的。」 
 
「是這樣嗎？」岸邊露伴露出了笑容，笑容的弧度越來越大，大成了一聲狂笑，「哈，但我岸邊露伴最喜

歡的就是——」 
 
「吵死人了！」石之自由飛射而出，綑住了露伴的嘴。徐倫的左手散成了線，無視教父親衛隊警戒起來

的動作，迅速控制住了局面，「我今天過來，可不是來看你們兩個吵架的！」 
 
岸邊露伴瞇起了眼，抬手就也要使出替身。空条承太郎嘆了口氣，壓住帽子，叫出替身，在五秒內拆開

了女兒的替身，將漫畫家壓回了座位，然後將漫畫家的手插進了對方的褲子口袋，最後把烏龜放回了金髮

教父的面前。時間這才恢復了流動。 
 
見到場面的變換，親衛隊臉色大變，立時叫出了替身。金髮教父抬手，阻止了他們。 
 
「沒事。我相信他們沒有惡意。」喬魯諾·喬巴拿將手疊回了另一隻手上，「不過，你們也差不多該解釋，

SPW財團聯絡我們時，所提及的『攻擊記憶的替身使者』是怎麼回事了吧？」 
 
「咳咳，請讓我來說明吧。」SPW財團的調查員擦了擦汗，「不知道您是否發現『原本不存在的記憶』出

現在了自己的腦海中，而且有些『本來應該清楚記得的記憶』變得模糊了呢？」 
 
「……亞魯諾特。似乎是對一位粉色頭髮的少女來說，很重要的存在。但我不記得那樣的人，也不記得

布加拉提是什麼時候說到過這樣的人——」喬魯諾頓了頓，蹙起眉頭，「不，這根本就不合理。布加拉提沒

有理由向我提到這種事情。」 
 
「這就是『原本不存在的記憶』了。」 
 
調查員等著喬魯諾的後文，但喬魯諾沒再接續說下去，沒有說他又是遺忘了什麼本該不會遺忘的事

情。調查員點了點頭，掏出了一份文件。 
 
「這是我們的調查報告。有某個擁有『遠距離自動操縱型替身』的替身使者，先後襲擊了岸邊先生、您，

還有徐倫小姐三位。」 
 
「第一次是試驗性地使用他新產生變異的替身能力，剛好挑上了在附近取材的岸邊先生。第二次則是

對於DIO之子的您抱以期望，因而決定對您做出『試煉』。第三及第四次，則是針對徐倫小姐破壞了DIO殘

黨行動，而進行的報復。」 
 
「該替身具體的觸發條件，此處暫且略過不提，麻煩的是被觸發之後的事情。我們已經成功追捕到了

替身使者本人，但不幸的是，對方『沒有辦法停下已經觸發的替身能力』。」 
 
「你們確定對方沒有說謊嗎？」喬魯諾蹙眉。 
 
「我們已經透過替身能力確認過了。」調查員回答。 
 
「如果對方死亡的話呢？」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對方的替身能力會因此失去效果。」調查員說，「本體的死亡，也有可能反過來讓

這個替身能力變得更加棘手。」 



 
「再說了，我們可是守法的跨國企業。合理限度內的監禁，就已經是極限了。」 
 
喬魯諾笑了笑，沒說什麼。調查員繼續說了下去。 
 
「至於對方的能力，您也大致體會到了。不過，更精確地來說，對方的能力是將受攻擊者，對於某個人

的記憶具現化，納入替身空間之中，逐步吞噬。」 
 
「這未免也太迂迴了一些吧？」波魯那雷夫說。 
 
調查員笑了笑：「對於那個人來說，體會重視之人的回憶逐步消失的過程，才是最大的報復。這似乎也

和他獲得這份能力的過程有關。不過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重點是，那個人的能力其實並不包含『增添原本沒有的記憶』這件事情吧。」喬魯諾說。 
 
「正是如此。」承太郎開口，「這件事情也在那個人的意料之外。具體原因，我們雖然已有初步推測，但

還需要你的配合，才能得出結論。」 
 
「被操縱記憶這種事情，真是有過一次就夠了。」徐倫長嘆了口氣，「就不要又是兩人一組的攻擊，然後

表面的那個人還不知道背後的那個人的能力。」 
 
「那你們目前的推測是什麼呢？」 
 
「具現化。」承太郎說，「那個人的能力是將記憶『具現化』之後，再逐步吞噬。」 
 
「所以，問題就是，那個替身將記憶『具現化』成了什麼，對吧？」喬魯諾若有所思。 
 
「如果是如實按照我記憶中的布加拉提，重新塑造在那個替身空間之內，那麼他可不會束手就擒。」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事情會發生變數。」承太郎說。 
 
「那麼，你們打算怎麼做呢？」 
 
「替身空間內的事情，我們干擾不到。但是，留存記憶的方法是有的。」 
 
「既然我們的記憶有一部分交換了，那麼交換回來就好了。」岸邊露伴插嘴，「哪怕你一時之間想不出

來，哪些記憶並不屬於你，只要透過我的替身，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看而已嗎？」 
 
「當然，要把原本屬於你的記憶寫進去，或是把不屬於你的記憶抹掉，也是做得到的。」 
 
「岸邊露伴先生，您覺得我，或是整個『熱情』組織，會允許你向我使用這種替身嗎？」喬魯諾輕輕敲了

敲桌子。 
 
「那當然是看你有多在乎那個叫作『布加拉提』的人了。」露伴扯開了笑容，「『熱情』的教父，不會連屏

退手下這種事情都做不到吧。」 
 



「而你也不會以為，單單因為有所謂的『最強替身使者』在場，『熱情』就對付不了區區一個漫畫家吧。」 
 
「喂喂喂，這種意氣用事的話，就別說了吧。」波魯那雷夫半身探出了龜背，對空揮著手，「真是的，承

太郎你也說句話啊。」 
 
「真是夠了。」承太郎按住了帽子，「不使用替身，僅僅只是將想到的部分寫下來交換，這樣就可以了

吧。」 
 
「那麼單薄的東西，怎麼可能可以如實還原記憶。」露伴立刻將矛頭轉向了承太郎，「不只是我和空条

徐倫的部分，這位喬巴拿先生想要還原記憶的話——」 
 
「露伴老師。」承太郎直接打斷了他，「我是不會為了你，而和外國黑手黨對上的。」 
 
岸邊露伴陷入了沉默。喬魯諾讓人拿了紙筆過來。SPW財團的調查員，也拿出了自備的紙筆，遞給了

露伴和徐倫。露伴沒有接過。 
 
「我知道的。承太郎先生，你能夠做到的事情就只有這樣而已。但是——」露伴抬起了手，「我岸邊露伴

偏要向自以為合理的事情說『不』！」 
 
「喬魯諾·喬巴拿，我想要看你的記憶。除了我自己的性命和榮譽以外，我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做出『我

不會篡改你的記憶』的擔保。這樣你要開出什麼條件？」 
 
「岸邊先生，這取決於您能夠付出什麼。」喬魯諾偏頭微笑。 
 
「如果我說，我願意無償為你使用一次替身呢？」岸邊露伴說，「在不違反我個人道德的前提下。」 
 
「這可真是狡猾，我怎麼知道你的道德容許範圍呢？」喬魯諾雙手交疊，疊成了塔狀，「就好比說，如果

我現在要你向我揭露空条承太郎的弱點，你會做嗎？」 
 
「喂，喬魯諾……BOSS……」波魯那雷夫小聲地喊著。喬魯諾不為所動，雙眼直視著岸邊露伴。 
 
「啊，那種事情不用替身，我也能夠告訴你。」岸邊露伴不以為意地說。 
 
徐倫拍桌瞪了過去：「喂，岸邊露伴，你——」 
 
「家人。」露伴的聲音壓了過去，「空条承太郎的弱點就是他的家人。但這也是他強大的理由。」 
 
「你們義大利黑手黨明白的吧？」露伴直視著喬魯諾的雙眼，「沒有比家人更重要的存在了。」 
 
「正是如此。」喬魯諾頷首，「岸邊先生，我明白您的決心了。」 
 
「不過，您方才提出的交易是『使用替身』吧。這樣可不算數——」 
 
喬魯諾眨眼一笑：「要是我這麼說了，您可要怎麼辦啊。」 
 
「你也還沒答應這份交易呢。」露伴哼了一聲，「我展現了我的誠意，你的呢？」 
 



「我是不可能讓您看我的記憶的。」喬魯諾說，「雖然和布加拉提回憶，對我來說十分重要，但死者得為

生者而讓步。」 
 
「是啊，」波魯那雷夫露出了悲傷的笑容，「當年，我好不容易才學到，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更重要。但

總覺得還是醒悟得太晚。」 
 
承太郎安撫地將手放上了龜殼。波魯那雷夫半透明的手疊了上去。 
 
「等等，」露伴蹙起了眉頭，「徐倫最重視的人是她戰死的同伴就算了，連你被那個替身選上的，也是已

經死了的人嗎？」 
 
「我最重視的人，是我媽，好嗎？」徐倫插嘴，「只是要挑『最讓人痛苦』的對象，肯定是挑已經無法再創

造新的回憶的對象吧。」 
 
「……這個替身針對的是已經過去的事物。」喬魯諾若有所悟，「我知道該怎麼辦了。」 
 
「岸邊先生，雖然無法讓您看我的記憶，但我這邊有個想法，您和徐倫小姐要試試看嗎？」喬魯諾露出

了明亮的笑容，那笑容幾乎和「天堂」中的布加拉提如出一轍。 
 
*** 
 
一成不變的「天堂」發生了變化。雖然不知道具體的原因，但他們的心底有個直覺，是他們的「同伴」做

了些什麼。 
 
就算遺忘了名字，就算遺忘了面容，但是心底的那份情感、那份羈絆，依然存在。就如同閃耀的星子，

就算一時被烏雲遮蔽，也閃亮在無人可見之處。 
 
 

C3百棘 
 
「先請三位先坐下吧。」 
承太郎和徐倫各找了一張沙發椅坐下，唯獨露伴還站在原地。 
 
「等、等一下，你剛剛說什麼？你說你已經想到辦法了？」露伴微露驚恐的神情。 
 
「...同樣的話不要讓我說第二次，麻煩請您先坐下吧。」喬魯諾眼神堅定的說。 
 
 
「那麼喬魯諾。」徐倫與喬魯諾對上眼「要怎麼做？」 
 
金髮教父雙手交疊撐著下巴開始解釋。 
 
「我的黃金體驗鎮魂曲可以使所有的東西「回歸原點」，所以當他擊中你們的時候，同時也代表著不管

你們做了什麼事，一切都會回到最初始的那個時候，那個『時間點』。」 
 
坐在一旁的三位客人都瞬間睜大了雙眼。然而喬魯諾繼續講解下去。 
 
「而那個替身又只會對『過去的事物』發動攻勢，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假使你的替身對我們發動攻擊，那麼我們就會變成『過去的事物』......」徐倫看向

其他人「那麼對方的替身能力也會跟著發動對吧！我們就可以去找布加拉提他們了對吧！」 
 
「正確」露伴從椅子上坐起「可是，我們也要先知道該怎麼破除對方的替身能力吧，不然真的到了那邊

也是白搭，而且...」露伴走到喬魯諾面前，一旁槍手立即舉起了手上的手槍並對準了露伴的腦門。 
「我們又要怎麼知道您是否在說謊呢？」喬魯諾沉默不語，但在露伴正準備開口接下一句話時，一個強

烈的後勁又將他推回他原本坐的那張椅子。 
 
「麻煩安分一點，現在人命關天」承太郎面露難色「而且我們現在也只能先暫且相信喬魯諾的話了，不

然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關於我有沒有對你們說謊這件事」喬魯諾起身「判斷的關鍵就是你們認為我對布加拉提的重視程

度。」喬魯諾的眼神如陽光一般耀人注視著在座的各位。 
 
 
*** 
 
 
布加拉提看向黑色人影以及白色頭髮的男子「你們兩個過來一下」 
 
一男一女滿臉疑惑的靠過來，布加拉提審視了他們一會兒之後，露出了笑容。 
 
「別擔心，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布加拉提轉向那兩人「你們還記得自己的名字嗎？或是對自己來說很

重要的東西？」 
 
「我...好像叫...天氣預報。」 
 
「我有名字嗎？嗯...不確定欸，但是...重要的東西...我知道我很需要水，我喜歡水，然後...」 
 
「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嗎？」 
 
「徐倫！」 
 
「徐倫？」 
 
「對，她是一個很溫暖，很有活力的人，而且我想保護她，我覺得那大概就是我的使命吧。」 
 
「我也是，在我的記憶裡...有這個人！」天氣應和道。 
 
「了解，這樣就很足夠了，謝謝你們提供的情報。」布加拉提往前走了幾步隨後看向其他三人「所謂的

替身即是精神的化身，假如這個地方是替身所創造出來的空間的話，那麼一定會有他的破綻或是類似核心

的東西，又或者是替身使者本人可以隨意進出這個地方，而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找出其破綻或是替身使

者並打倒他』。」 
 
 
「不過布加拉提。」鈴美微皺眉頭「我在這邊的時間比你久得多了，可是我不懂，如果這個地方真的有

辦法離開，那麼一定會有哪邊不一樣才對不是嗎？」 



 
確實，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天堂的地方只有一望無際的海洋，粉色的天空一路延伸到了天際，沒有人看

得到盡頭在哪裡，甚至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東西。 
 
布加拉提陷入了沉思，而這時天氣預報舉起了手。 
 
「我在想...如果這是精神力量的反映空間的話，那麼應該就代表著原本的替身主人應該內心就像大海

一樣吧。」 
 
「所以我們要從『海洋的弱點』這方面去尋找對吧？天氣你真聰明！」一旁的黑色人影興奮的握起拳

頭。 
 
「好！那就開始吧，我們的作戰行動。」布加拉提宣布。 
 
「請先等一下」鈴美舉起手掌叫住了大家「在這裡，記憶會不斷的被吞噬、消失，所以說我們必須時時

刻刻向其他人報告自己獲得了什麼訊息，還記得什麼，一旦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就再也沒辦法想起來我

們要『回去原本的世界』這件事了。」 
 
「說得也是...那就分組吧，黑影跟天氣一組，而我呢。」布加拉提把手掌放在胸前「就跟那位粉色頭髮的

女生一組，大家分頭行動吧。」 
 
「是的。」 
「好！為了那個我想保護的人！」 
 
待天氣那組離開後，鈴美及布加拉提也開始了他們的行動。 
 
「走吧，布加拉提。」 
 
「嗯。」 
 
「不妙......又開始遺忘了，完全想不起來，那個女生的名字。」布加拉提心想。 
 
*** 
「那麼喬魯諾。」徐倫走上前「開始吧，我們也不能再拖了。」 
 
喬魯諾點了點頭，身後出現一個閃耀著金色光芒的人形替身。 
 
「但是，我們全部一起上太危險了。」承太郎說「我跟露伴...就我們兩個到那邊就好。」 
 
「蛤~？你現在是在瞧不起我嗎？」徐倫怒斥。 
 
「不，我也認為我們還不清楚回來的辦法就全部一起到那邊太危險了。」喬魯諾用平靜的口氣跟徐倫解

釋「而且就我們的替身而言，的確是露伴先生和承太郎先生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會比較有發揮的空間。」 
 
「是啊，而且他也是妳父親，所以也有保護你的責任吧。」 
 
「……我…理解了。」雖然心有不甘，但徐倫自己也很清楚現在並不是自己鬧脾氣的時候。 
 



「好，那我就開始了。」語畢黃金體驗鎮魂曲便立刻沖上前攻擊了露伴及承太郎，當然，那個拳頭幾乎

沒有殺傷力，但是就在攻擊的瞬間，他們確實感受到了時間和空間的錯亂「唔…承太郎，這是？」露伴對於

現在發生在自己身旁的情況感到不可思議「沒什麼，這就是喬魯諾『黃金體驗鎮魂曲』的能力。」兩人所在的

場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消失，然後再轉移到其他他們甚至沒看過的地方，就這樣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後，

最後停留在一個海灘上。 
 
「我們…到了？」 
 
「看來是這樣沒錯的。」 
 
「那…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要來這裡？」露伴眼睛瞇起來好像很認真在回想什麼事，完全不

像是在開玩笑的樣子。 
 
「什…什麼？我們是來帶他們回去的啊！」承太郎立刻發覺露伴的不對勁。 
 
「快，我們得趕快找到布加拉提他們。」承太郎一邊催促著露伴一邊奔跑在粉色的沙灘上，同時交出了

白金之星用他的遠距視力觀察過每一步他們走過的路上有沒有其他人的人影。 
 
「露伴老師，這個海灘會吞噬我們的記憶，我們現在要去找布加拉提、鈴美以及徐倫的朋友，然後把他

們帶回現實。」 
 
「吞噬記憶嗎？我懂了。」露伴甩開了承太郎的手後也叫出了天堂之門。 
「那麼，這樣做就可以了吧！」天堂之門向前將承太郎變成了一本書，隨即迅速的在紙面寫上「不會忘

記任何事情。」的命令。 
 
「之後如果我又忘記了什麼。」露伴開口「就由你來提醒我了。」 
 
「嗯。這是當然的。」 
 
 
「天氣天氣你看！這邊有一個好漂亮的貝殼喔！」 
 
承太郎和露伴聽到聲音後同時轉向後方。 
 
「我們現在是來找核心和替身使者的。」 
 
「核心？？喔喔喔對了，謝謝你，天氣。」 
 
「你說我叫什麼來著？」 
 
 
「承太郎。」露伴搶先開口「看來我們找到了呢，大概是徐倫的朋友。」 
 
「嗯，去跟他們會合吧。」 
 
隨後露伴也使用天堂之門把與承太郎相同的指令寫在了他們身上。 
 
 



C4安吉 
 
「Boss，機器準備好了。要逆行了嗎？」米斯達開門時，眼見兩位客人已經癱軟在沙發椅上，鄭重吩咐

屬下將客人暫時看管好。 
 
「有勞你了米斯達。」兩人走進一道暗門，盡頭是一台巨大的機器，隔著玻璃可以看見喬魯諾從另一邊

出來的身影。確認過自己能在另一個時間流動方向安全出現後，喬魯諾和米斯達交換了一個眼神就走進了

機器裏，待喬魯諾走到了另一邊，眨了眨眼的工夫，喬魯諾就再次出現，從另一邊走進機器裡回到這邊。 
 
「解決了。」 
 
「以防萬一要去看看囚犯的狀況嗎？」 
 
「不用了，反正他在出手之前已經被黃鎮打中了。」見承太郎和露伴還在沙發椅上，喬魯諾和米斯達坐

下，與波魯那雷夫閒聊起來。 
 
「喬魯諾，這趟回去還順利吧？你的療傷方法，就是再凶險的戰鬥，事後也看不出來啊。」波魯那雷夫

從烏龜上的鑰匙裏冒出，看著毫髮無傷的年輕教父，並沒有放下心來。 
 
「只是一個因為撞到頭失憶後被騙的人，想起來後怨恨不已又不懂復仇，陰差陽錯覺醒了替身，就有

了這樣對復仇毫無用處的能力。我逆行回去找到他的時候跟著他一小段時間看到的，不是什麼有價值的人

，就沒有留下了。」時間逆行的痛苦對於喬魯諾而言不算什麼，途中受傷也能用替身做出組織復原，但他總

不會和自己的身體過不去。隨意解釋了一下情況，抿了一口熱騰騰的紅茶，喬魯諾小憩起來。 
 
「波魯那雷夫先生，我去處理SPW財團來的研究員。」 
 
「不好意思米斯達先生，你看這個……」 
 
看到屬下遞過來的薄毯，米斯達才反應過來披在喬魯諾身上。在那九天之後，大男孩似的米斯達躍然

成為熱情的第二把交椅，黑幫事務處理得越發熟練，在照顧Boss這種細節上卻還是缺了根筋。 
 
「把我也帶上吧。」早已習慣被人捧著到處走，波魯那雷夫回頭看了看仍癱軟在沙發椅上的承太郎，大

門在米斯達身後關上。 
 
喬魯諾醒來時，SPW財團的研究人員已經帶著滿心的疑惑和空白的囚犯研究紀錄離開了。隨手解除

黃鎮，兩人很快就恢復了平常的狀態。 
 
「這是，解決了？」承太郎揉揉眉間，看向座位上的喬魯諾。 
 
「對，不知道兩位在那裡經歷了什麼，替身使者直接消失了。」低垂眼眸品著杯中的紅茶，在那逆行的

時間裏發生的事，如同溫熱的紅茶被喬魯諾吞了下去。 
 
「有趣，承太郎先生，我可以用天堂之門再看嗎？」 
 
「你有徵求我同意的意思嗎？」 
 
「沒有啊！」 
 



夕陽餘暉暖暖地照在兩人身上，添上一層溫暖的光暈，喬魯諾逐漸被影子籠罩，輕輕舉手止住屬下想

要開燈的動作，在黑暗之中勾起嘴角。 
 
無論發生了什麼，都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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